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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中国的医学教育
史，就不能不提到在军内
和医界都大名鼎鼎的“军
医期”，这一称谓特指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医科大学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的唯
一一期六年制授予军衔的
医学本科毕业生。

1950年 10月，中国
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很
多青年学生投笔从
戎，报名参军。根据
战争形势需要，中
央军委委托中国医
科大学培养一批军
医，于是从报名参
军的青年学生中严
格选拔出具有高中
以上学历的 600余
人，他们奔赴地处
战争后方前沿的辽
宁沈阳，进入中国
医科大学。
学习期间饱受

前线空袭干扰的“军医期”
学员，为救治志愿军伤病
员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
着前方战场形势的不同变
化，转运后方的伤员时多
时少，在接收大批伤员时，
每个人都是担架员、护理
员、急救员，他们不分昼
夜，废寝忘食，安排处置伤
员，迅速为伤员擦拭泥土、
血迹，更换衣服，处理伤
口。1950年 11月至 1951

年 2月，中国医科大学北
安志愿军医院接收了大批
战伤、冻伤的伤员，全院床
位满员，医护人员常常 48

小时不眠不休超负荷连续
工作。由于血源紧张，“军
医期”学员成为输血主力，
只要伤员在手术中需要输

血，他们就争先恐后为“最
可爱的人”献血。

1951年冬至 1952年
春，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
北地区投下了细菌弹，“军
医期”学员奉命下乡，他们
住在老乡家，白天在野外
采集昆虫标本，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晚上为群众表
演活报剧，进行反细菌战

的宣传教育，普及
卫生知识。
随着朝鲜战场

形势的缓和，“军医
期”原定的两年制
最后延长到了六年
制，使他们得以完
成正规的大学医疗
系本科课程，打下
扎实的医学基础。
彼时，我父亲

作为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兼门诊部主

任，承担临床和教学工作，
也是“军医期”学员的老师
之一，他还亲自担任班主
任，精心编写教案，悉心授
课，带领学员临床实习，为
培养“军医期”学员倾注了
大量心血，彼此结下了深
厚的师生情。

1956年 12月，“军医
期”学员结束了六年的学
习。毕业典礼上，时任沈阳
军区政委、开国上将周桓
代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
帅宣布授衔命令，并将银
质白底的军医军衔亲自授
予每一名青年军医官，他
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
具有正规大学本科学历的
军医。鲜衣怒马少年时，最
美不过绿军装。合影上，他
们头戴大檐帽，身着军礼
服，肩佩尉官衔，腰扎武装
带，戎装挺拔，英姿飒爽。
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包括
志愿军在内的全军各条医
疗战线。他们中有参加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
有参加各种新药和试剂研
制的，有主持神舟载人飞
船航天员医疗保障的，有
的坚守雪域高原，有的常
驻边防海岛，甚至有的二
十几岁就壮烈牺牲
在藏区平叛的战场
上，献出了自己年
轻而宝贵的生命。

在人才济济的
“军医期”学员当中，后来
走出了五位院士，还有解
放军总医院院长、军事医
学科学院院长、军医大学
校长和国家重点研究领域
首席科学家等一大批国内
外知名的专家学者，许多

人战功赫赫，多次荣立一、
二、三等功。他们当中，也
有许多在基层医疗卫生工
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一辈
子的优秀医务工作者，他
们身上有很多感人至深的

事迹，同样值得尊
敬和铭记。

在建党百年之
际，被誉为“高原生
命守护神”的吴天

一院士荣获了象征党内最
高荣誉的“七一勋章”，成
为“军医期”学员中的优秀
代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今年迎来建校 90 周年的
中国医科大学，肇始于
1931年 11月我党在江西
瑞金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
军医学校，是唯一以学校
名义走完红军二万五千里
长征全程并在长征中继续
办学的院校，被称为长征
路上走来的“红医摇篮”。
1940年 9月，根据毛泽东
同志的提议，学校更名为
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 7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
该校第十四期毕业生亲笔
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
命的人道主义”。
激情岁月，风雨征程，

作为中国医科大学培养的
最后一期军医学员，“军医
期”不仅仅是对这一特殊
群体的称谓，更成为了一
个时代的传奇。

肥皂泡
尹 画

    童年时，我们都玩过“吹泡泡”。
用一根棒子，在泡泡水里蘸一蘸，然

后靠近嘴巴吹啊吹。有时，泡泡吹不成
型。有时，泡泡吹出来了。大大的，圆圆
的，晶莹的泡泡在阳光照射下，闪耀出七
彩的光芒，美极了。孩子们露
出得意的笑容。有些顽皮的
孩子，还会用手去抓泡泡玩。

一直以为，“吹泡泡”只
是我们中国孩子的游戏。没
想到，西方孩子也玩这个游戏。

翻阅一本画册，看到马奈的一幅作
品《吹肥皂泡的男孩》。画中的西方孩子，
一手拿着肥皂水碗，一手举着棒子，他吹
出了一只又大又圆的泡泡。不过匪夷所
思的是，画中的男孩表情严肃，脸上竟没
有流露出一丝成功的喜悦之色。

马奈为何如此处理男孩的表情呢？
书中说，“肥皂泡”这个主题，在 17

世纪的传统绘画中，已不鲜见。很多画家
都画过肥皂泡。比如马奈的老师库图尔，
还有鼎鼎大名的夏尔丹。

库图尔是位学院派画
家，马奈跟他学了六年画。库
图尔有幅作品就叫《肥皂
泡》。一位男孩，右脚搁在椅
子上，坐在书桌前陷入沉思。

书桌上空，飘浮着两只透明的肥皂泡。男
孩的神情同样严肃。原来，在西方绘画
中，肥皂泡常被用来表达“虚无”的主题，
象征尘世生活的脆弱，短暂。
前些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我看过夏尔丹的一幅《吹肥皂泡的少
年》。深目高鼻的年轻人低着头，俯身窗

台上，凝神屏气地吹着一
只肥皂泡。在他身边，一个
四五岁的小男孩，正努力
踮着脚扒着窗台，使劲盯
着这只晶莹剔透的泡泡。
两人的面目表情都很安
静。这里的肥皂泡，我理解
成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
憬。尽管肥皂泡只能拥有
30秒的彩虹，可是毕竟拥
有过色彩，拥有过圆满。
一只肥皂泡，或表达

孩童的纯真，或表达虚无
的母题，或充满梦幻的希
望……一些画家热衷将视
线投向上层贵族，一些画
家则更倾向用写实的笔法
来描绘普通平民的日常生
活，作品的背后跳动着画
家的脉搏，就如塞尚所说：
“我欠你的绘画真理，我将
在画中告诉你。”

七夕会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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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花
西 坡

    牛排和牛，哪个先有？
那还用说！
那么，豆腐花和豆腐，哪个先

有？
想必很多人心中无数。
影响人们作出斩钉截铁的回

答的原因，无他，是没有任何文献
可征。

即使最早提到“豆腐”两字的
宋人陶榖，他也只说了“时戢是青
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
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
（《清异录》）那么几句话而已。

倒是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
纲木》里较为详细地披露了当时的
豆腐制作方法。但如果我向他提
出同样的问题：豆腐花和豆腐，哪
个先有？敢说老先生只好支支吾
吾地回应一声“找刘安去问”了。
许多传说，闪烁其辞，兜兜转

转，都无法脱离以下桥段———
汉代淮南王刘安无意中将

磨好的豆浆溅到一堆草木灰上
（等于反向操作了一回“点豆
腐”），突然发现豆浆的形态发生
了变化，于是发明豆腐制法……

呵呵, 刘安像死了被苹果砸
中的牛顿啊。
虽是“传说”，但非无稽。其中

的关键词俱全，比如豆浆，比如凝
固剂等。

从“无意”“溅”等词，我大胆
推测，那是一次具有偶然性、实验
性的小规模操作，就赋能而言,只
能催生豆腐花而难以催生豆腐。
仓颉造字，造的是甲骨文或

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决不会是一
笔王羲之；同样，刘
安造豆腐，只能是
豆腐花，决不会是
内脂豆腐。
事物发展的一

般规律，不是豆腐渣，一碰即坍。
人们之所以坚信豆腐花取之

于豆腐，是亲眼看见卖豆腐花的
人，从盛在保温桶里的豆腐表面，
用勺子一片一片地刮铲下来，舀
进碗里，使豆腐呈现碎片化，从
而变成“花”的事实。
然而，豆腐和豆腐花的制作

原理相同，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制
作路径也相同，其中最大的分歧
在于含水量不同，或者说是投入凝
固剂数量的差异，导致———豆腐
花的嫩，不足以使它成为小菜；豆
腐的老，又不足以使它成为小吃。
清人汪日桢在《湖雅》中提

到：豆腐“最嫩者不能成块，曰豆
腐花，也曰豆腐脑……”

汪日桢之“不能成块”云云，
我不能同意。但从前我也一直以
为，北方人说的“豆腐脑”其实就

是南方人说的“豆腐花”。我被较
真的人斥为“想当然”，其中的奥
妙，据说“豆腐花”是用石膏点的，
“豆腐脑”是用盐卤点的，用石膏
点的要比用盐卤点的来得幼嫩。
最容易与豆腐花、豆腐脑混

淆的，当是流行于
在湖南、湖北、贵
州、重庆一带著名
小吃“米豆腐”。上
海开始出现豆腐

花，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认定它
们是一回事儿，并且大胆
推测是影片《芙蓉镇》推
动了豆腐花横扫上海滩。

揆诸“米豆腐”和“豆
腐花”之名实，可知“米豆
腐”用大米浆水点化，“豆腐花”
则用大豆浆水点化，能一样吗？
假使我记得不错的话，从记

事起直至《芙蓉镇》公映（1986
年）的二十多年间，上海几乎不见
豆腐花的身影。不过，那也只说明
该时间段确实如此，除此之外呢？
查上海鸿文书局出版于民国

八年梅月（农历四月）的《营业写
真百图》一书，录得“卖豆腐花”一
帧，配诗曰：“豆腐制自淮南王，
又有腐干又有浆。雪白更有豆腐
花，绝嫩滴滑堪充肠。卖此之担
两头热，千百担中只有一。直堪

妙谱入无双，物以担传称独绝。”
又，作家程乃珊回忆：直到上

世纪 50年代后期，每天三四点
钟，弄堂里就会响起一阵苍遒的
吆喝声“豆腐———花喽———”……
（《有尊严的豆腐花》）

显然，在七十多年前、一百多
年前的上海，豆腐花已是常馔。可
是，我的先辈，比如父母、亲戚、邻
居身上并没有传递出任何自带豆
腐花“流量”的信息。真是奇怪。
尽管是半流质，人们还是把豆
腐花看作豆腐的同类———
用一个动词“吃”而不是
“喝”来搭配，表明豆腐花的
分量和凝重超过豆浆甚至
粥，无疑是很有深意的处理。
豆腐花在任何时间节点品

尝都是对的，充饥，止渴，解乏，
御寒，润燥，清热，益气……
添加各色作料的豆腐花，需要

人们用调匙轻轻舀起，一点一点地
啜，一点一点地抿，一点一点地咽。
宁辣不甜，宁咸不淡，宁碎不

全，是我吃豆腐花的个人偏好。
我对豆腐花的评价有点奇

葩：“四维空间”的豆浆；“花样年
花”的豆腐。是不是太委琐了？该
不会被人目为喜欢“吃嫩豆腐”
（上海俗语，意为欺负弱者）吧？

我很忐忑。

关于突发“脑卒中”
孙正卿

    脑卒中，俗称脑中风，在某特定条件
下发生“脑溢血”或“脑梗阻”使人性命攸
关，造成突然死亡的事故。这种病在情绪
激动时容易突发。此时，只要把情绪调整
过来，边上都有人在的情况，即使严重，
也有人送医抢救和保护性命。
如果一个人独处突发病时，特别如

一个人如厕，为隐
私还关上门，在排
便过程中，使大劲
憋足气，特别是就
差一点快排出来
时，突然脑袋发“黑蒙”，如果不及时放
松，就会发生严重后果，且无人知晓，等
到砸门进入，已回天乏术造成死亡。
即使如旅店厕所有预警装置，发出

报警信号能得到及时抢救，这种依靠外
力的办法，至少也在没有昏迷尚有意识

时才能得以实施。否
则就没救了。怎么办？

这里提供一
个自救的妙招。
如发现脑袋逐渐向上发“黑蒙”时，应及
时停止使劲排便，放松，同时抿嘴，发鼻
音“唔”声，音调接近 la，mi，fa……即能
感到脑袋发蒙逐渐下移消散（这是头部
两侧主动脉血流发生变异造成的），这时

你可发现发“唔”声
（一般在 mi 音附
近）时，脑袋两侧能
感到“共振”现象，
就是它靠振动频率

调节主动脉的血流趋于正常。血流过快
时会发生脑溢血，受阻时会发生脑梗阻，
这是靠音频使脑袋产生共振来解除血流
的变化来缓解和避免发生脑卒中的险情。
我自身曾遭遇这种现象，并偶然发

现抿嘴发鼻音的奇效，把它写下来，读者
朋友们万一遇到此类情况，不妨一试，也
许能得到解救……

苏海韩潮
徐梦嘉 文/图

    苏海韩潮（蘇海韓潮），唐朝韩愈和
宋朝苏轼的文章气势磅礴如海似潮。此
成语出自清孔尚任《桃花扇 ·听稗》。小文
谈“苏、韩、潮”。
苏（蘇），稣是蘇的本字。金文（图一）

从鱼从木或禾，构形表示用树枝禾秆稻
草穿过鱼鳃提鱼。捕捞的鱼虽然离开了
水，又伤了鱼鳃，但鱼不会死去，在短时
间内放回水中，鱼就可以苏醒“复活”（故
死而复生义的更生两字组合之“甦”是异
体稣）。古人提活鱼的简便招数沿袭至
今，现在人们虽然还可
以用塑料袋装水携带活
鱼，似乎仍没有稻草等
穿鳃提鱼方便，因而在
农村人们此般“拉风”地
拎着鱼行走情景依然常见。

稣的“复活”本义消失后，小篆稣再
加可界定是提鱼稻草的艸部，另造“蘇”
代替，精彩依旧。但简化字的苏，艸下莫
名其妙放置“办”，成了“记号字”（新归类
界定的语言学名词）。使得我们原本可以
通过字形窥探与锚定蘇字中满
是生活情趣的鱼禾都没有了，古
代讯息荡然无存。需要展开的是
《说文解字》不知道蘇的本字是
稣，云：“苏（蘇），桂荏也。从艸，
稣声。”桂荏是能解毒的草本植物紫苏。
中毒者吃了就能苏醒。“说文”不晓得蘇
之稣的奥义，认定稣仅作声符，如此稣的
搭档艸（艹），应泛指一切草本植物，无理
由单指桂荏。
韩（韓），似乎囿限作姓氏地名国名。

韩姓在宋版《百家姓》中位列第 15位，在
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 25位；地名，陕西
渭南韩城市，国名，战国时期的韩国，如
今朝鲜半岛的韩国。笔者进行汉字寻踪，
韩是有造字初始义的。具体分析：金文韩

（图二）与正体先造异体（图三）都是倝与
韦（韋）组成。倝，《说文解字》：“日始出光
倝倝也。……凡倝之属皆从倝。”金文字
形表示初升太阳光芒（“入”形）照在草木
上。倝是榦（干）的本字。有观点倝字“本
义为旗杆”，笔者不认同。倝组出的字都
有“日光倝倝”义，举倝加羽的“翰”为例。
翰，高飞也，《诗 ·小雅 ·小宛》:“宛彼鸣
鳩，翰飞戾天。”具体形义则是清晨鸟禽
沐浴着阳光由林间向天空飞去。
《说文解字》：“韩，井垣也。从韦，取

其帀也。倝声。”韩，字义
是井垣（井栏）。字形采
用倝下加韦，而倝不唯
作声旁。韦是围的初文，
拙栏《韦与围卫》一文谈

及，本义为围绕。“取其帀也”，帀同匝，环
绕一周叫一匝（笔者注：钱币的币上为
撇）。韩字本义即井垣，也称井墙，指井口
圆或方的矮墙（土或石质），防止人与禽
畜不小心跌入井内。而中国最早的水井
口矮墙是木结构，叫做井栏。井口也有更

保险的，即井垣外再竖木板条围
起，那是井栅栏。

收纳了阳光、生命（树木）、
水源（井水）、人类创造力（围垣）
的韩，构形立意多元含蓄，兼有

诗情画韵。如此优质吉利的字，很早就被
姓氏与地名国名用字强行“借调”过去，
约定俗成，至今“不还”。

潮，拙栏文曾解析过“朝”。甲文构形：
旭日从林间升起，宿月还挂在苍穹，没有
退去，在晴朗早晨常有朝字描绘的自然景
观，奇美的不可方物。另，“日始出”的倝加
月（图四）也是朝的异体。朝加水（氵）成潮
字，指早晨上涨的海水，古人称此海况为
“潮”，另称黄昏上涨的海水为“汐”。

苏海韩潮，海潮声声，响遏行云；苏
海韩潮，苏轼和韩愈是华
夏璀璨文化星空中交相辉
映，万世恒久的双子星座。图一 稣（金文） 图二 韩（金文） 图三 韓（正体） 图四 朝（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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